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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般柔情的你  给我一个梦想

是这
般深
情的
你  
摇晃
我的
梦想

是这般奇情的你  粉碎我的梦想

聪明
的你
 告
诉我
什么
是真
理

潇洒
的你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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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是真
理

疯狂
的你
 告
诉我
什么
是真
理

多情
的你
 告
诉我
什么
是真
理

无聊的日子总是写

点无聊的歌曲

无聊的天气总是

下起一点毛毛雨

笼中的青鸟天

天唱悲歌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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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先 向不写罗大佑的同志致敬  

当 之乎者也罗大佑 一书被列入 现代影音丛书 的出版计划

后 我开始了广泛的约稿 出乎意料的是 竟遭到了许多人的拒绝  

他们的确很忙 谁让许多人都是名人呢 但他们拒绝我的真正理

由是 对罗大佑 能写些什么呢 罗大佑太厚重 任何文字都是不能

承受之轻 罗大佑又太悠久 你还需要对相知多年的朋友表白你们

的情谊吧 你还能用语言表达一份坚守了多年爱情吗 我于是理解了

他们的拒绝  

纪伯伦的诗说 灵感只需歌唱 灵感从不解释  

写罗大佑是需要一种勇和一种情怀的  

所以 更应该向写罗大佑的同志致敬  

最终 我还是组到了足够的稿子 因为喜欢罗大佑的人是如此的

多  

而这些人的构成又是如此的复杂 他们中有乐评人 作家 记者

电视节目主持人 演艺界人士 学生 网友 包括专程从广州飞往

上海与罗大佑作一席谈的杨子先生 在这本书之前没有媒体拿出足够

的篇幅记录他的这次访谈 甚至有唱片公司总裁 他们的努力使罗大

佑的演唱会得以在内地举行 律师 经济界人士 但在罗大佑的音乐

面前 他们的身份又是如此统一  

有了他们这些精致精彩的文字 罗大佑才能够以这种状态生存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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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 这本书也才能够以这种方式自下而上在这个时代  

罗大佑一部专辑的文案中说 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这里也

没有不痛不痒的文字  

8月 9日 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昼夜忙碌 进行复印前的最后清

样工作 这时传来消息说明天北京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罗大佑要在

内地开个人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 我蓦地想起两句歌词 等鹿茸了千

年终于见你到达 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 突然意识到为这本书出

力的 大多是年过 30的人了  

幸有罗大佑 陪伴我们度过了生命中也许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

光  

张立宪 

2000年 8月 

作者简历 

杨子  南方周末 记者  

苗炜  随笔作家 供职于 三联生活周刊  

吴菲  北京青年报 新闻周刊 热点访谈 编辑 记者  

杭程  文化记者 现供职于北京 精品购物指南  

戴方  文化记者 乐评人 先居北京  

马世芳 吴清圣  台湾乐评人  

 

左罗  现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经理 左罗 为其笔名 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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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就不久 他们文中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胡平  随笔作家  

李皖  乐评人 现居武汉 出版有 听者有心  

张晓舟  乐评人 现居广州 供职于 南方都市报  

北溟  网迷 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均与罗大佑有关 罗大佑俱乐

部 的骨干成员  

 

木子  自由撰稿人 现居北京  

牛海鹏  经济学者 现居北京  

刘建宏  电视节目主持人 供职于中央电视台  

何从  作家 现居上海 转向网络写作  

卢星  又名 Nirvara 朋友 现居上海 致力于构建 网上书迷

俱乐部 力争将其建设成为生存于网络空间的人文艺术爱好者们的精

神家园  

阿忆  作家 现担任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张越  电视节目主持人 供职于中央电视台  

曾黎  罗大佑的铁杆歌迷  

龚暄威  理工科毕业生 供职于一家网站  

黄小邪  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黄小邪 为其笔名  

黄磊  演员 现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  

崔永元  电视节目主持人 供职于中央电视台  

顾环宇  记者 供职于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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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非  某杂志社记者  

甄刚  网络写手  

 

晓非  理工科毕业生 现在一家网站从事技术工作  

咪咪  行为艺术家 现供职于 北京晨报  

乔海  律师 现居北京  

老牛  某金融机构总裁 现居香港 老牛 为其笔名  

之部 你的样子 

不再愤怒 

杨子 

2000年 4月 罗大佑携太太李烈在北京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后 于

4月 17日返回台湾 从国内传媒的零星报道上 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

有关他的信息 他依然把自己藏得很深 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功

地把自己藏在一副墨镜后边一样  

4月 16日 我乘第一班飞机飞赴上海 下午三点半 我在靠近外

滩的东方饭店的一楼咖啡厅里见到了罗大佑和他的爱人同志李烈  

罗大佑穿一件最普通的短袖白色 T恤 没有一丝苍老的痕迹

在歌坛屹立了二十多年 他还是那么年轻 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的

每一个问题 虽然采访前他被那厚厚的一叠采访提纲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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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决定搞创作 

杨子 闪亮的日子 是你的处女作吧 什么时候写的  

罗大佑 算是吧 那是在 1977年 我在医学院读五年级 这是一

部电影的主题曲 其实最早的歌曲是 歌 1974 年写的 用的是徐

志摩的一首诗  

杨子 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大街上遇到哼着你歌曲的年轻人的情形

吗  

罗大佑 在大街上 应该是蛮后来的事 念书的时候我已经在写

歌曲了 那时我还没有成名 在街上走路时 我特别注意每一张脸孔

看着每一张走过去的人的脸孔 心里琢磨着怎么找到人的共同点 你

从一个人的表情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的心事 后来 在公共场合

或在卡拉OK厅 或别的场合 听到别人哼唱我的歌 那种感觉绝对

不是一种得意 而应该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我相信音乐是有力

量的  

杨子 你跟今天那些通过精心包装的 一夜成名的或者说是唱片

公司硬推给大家的所谓青春偶像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有各种渠道 甚

至可以计算好在什么时间推到什么样的人群里去  

罗大佑 我一开始就决定搞创作 创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这

个行业有很多位置可以去做 作词 作曲 还有些人可以打鼓 弹

贝司 可以录音 编曲 负责舞台或者当制作人 这些我都做过

但假如问我哪个最重要 我会说是作曲 接下来才是作词 再接下来

才是制作 很多人会把歌词拿来和诗作比较 觉得差不多 其实它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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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两回事 很多歌词离开曲子就不行 就没法单独存在 但诗可

以单独存在 它不需要旋律 不见得每一首诗都可以配曲子 大部分

诗是不能配曲子的 对歌曲创作人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歌词 而是旋

律  

现在再弄愤怒有点假 

杨子 你曾经是一个愤怒青年 你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的种种现象

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罗大佑 不遗余力 但小心谨慎 这样才能获得能够演唱这些歌

曲的基本权利  

杨子 给我们的感觉是 你是靠孤军奋战做到这一点的 因为在

台湾 我们找不到另一个罗大佑  

罗大佑 那时一直是这样的  

杨子 那你有没有感到比较孤独  

罗大佑 孤独是一定会有的 你只要不放弃就行了 话讲回来

做音乐的人有时也犯贱 你不孤独一下也出不来东西  

杨子 有没有压力 因为台湾的音乐人大多很抒情 很风花雪月

而你独自一人以歌曲为武器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 你的激烈情绪会不

会显得不合时宜  

罗大佑 压力有时反而是一种动力 当不需要再多一个这样的人

来写这样的曲子的时候 反而是一种动力 因为你是在做别人没有尝

试的东西 那时台湾还要送审歌词 要报批 审完了才能在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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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 你的歌词在审查时遇到过麻烦吗  

罗大佑 有 这方面我可是老将了 连新加坡都禁我的歌  

杨子 台湾禁你的歌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  

罗大佑 也不是禁 就是不能在广播电视上播出  

杨子 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  

罗大佑 对 你自己在大街上唱当然没问题 发行也没什么大问

题 但就是不能利用公众媒体来传播  

杨子 在当时政府的审查制度下 你的作品对年轻人来说应该是

非常新鲜的 他们跟你有没有沟通  

罗大佑 当然有 其实不光是年轻人 那时台湾党外人士跟我沟

通得很多 我在 1982年出了 之乎者也 1983年出了 未来的主人

翁 那时党外人士对我特别感兴趣 有一个台湾最早的党外运动积极

分子 从监狱里出来后听到 恋曲 1980 吓了一跳 问 怎么会有

这样的歌 其实那就是一首情歌嘛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有什么呀 纯粹是一首情歌 不是政治性的东西 可那种情歌在

那个年代的台湾 在精神意识上是反动的 可见台湾那时控制得有多

厉害  

杨子 比起从前那个很有些斗士色彩的罗大佑 今天的罗大佑和

他的创作似乎已经很难让人热血沸腾了 你觉得自己正在渐渐老去

吗  

罗大佑 不够愤怒 当然跟年纪有关系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现在再去写抗议歌曲 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当性 在台湾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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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你要抗议什么 你告诉我谁不能骂 什么现象不能写 你要硬找

一个什么去骂 我觉得很虚伪 我们那时要骂 是因为真的有个紧箍

咒在脑袋上 写歌的时候你会想 这一句他们是否会通过 你心里就

有一个尺子在那儿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你再弄就有点假

既然那个紧箍咒已经松开了 就没有必要用从前的那种方式去强调

我还是一样的 我还是很愤怒的 我还是很年轻的  

想成为鲍勃 迪伦 

杨子 说说你的第一把吉他吧 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罗大佑 是我哥哥的 最便宜的那种 才 80台币 这把吉他我从

小学三年级 9岁开始弹 弹到初二 发现用起来很不舒服 就换掉了  

杨子 最初的技巧呢 比如和弦  

罗大佑 都是自己摸出来的 10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情歌 非常

好听 就想把它弹出来 我发现用一根弦弹出来的音不是那首歌里的

那个音 就用三个手指按在三根弦上 用特定的音去弹 才会好听

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在抓和弦 但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叫和弦

的东西的存在  

杨子 那时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吉他英雄  

罗大佑 在我的创作里 吉他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并没有把吉他

当作一个终极的目标 只是把它当作作曲或表达的一个工具  

杨子 最早写歌时 有没有这样一个歌手 你听了他的歌曲之后

说 我要做他那样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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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 有 比如鲍勃 迪伦 保罗 西蒙  

杨子 鲍勃 迪伦对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其实他的嗓子是一个

小老头的嗓子 他的旋律也不是很美  

罗大佑 他的嗓子就是一个乞丐的嗓子 或者说是一个传教士的

嗓子 或者说是先知的嗓子 乞丐跟传教士 跟先知常常是可以混在

一起的 在中世纪 他们常常可以预言一个时代的转变 讽刺一个王

朝的兴亡  

杨子 他的歌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撼  

罗大佑 噢 有 有 有 很强 用中文写歌词有时没那么自由

中文是象形文字 英文是符号文字 只要 26个字母 所有的语言都在

这 26个字母里 中文不是 每个字都不一样 用符号语文来处理可以

切得很细 这是中文歌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 中文是一个一个的字

除了意义外 还有各自的声音 所以会有抽象的感觉在里边  

杨子 鲍勃 迪伦最让你感到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罗大佑 早期是他那种单打独斗的精神 就一把木吉他 记得

1964 1965年他放下木吉他 换成电吉他 还被嘘了一阵 大家觉得

他不应该放弃最接近人生 最自然的木吉他 1966年他骑摩托车出了

一个大车祸 他人活得不像一个明星 躲在很后边的地方 生活里的

他和舞台上的他拉得很开的 这方面我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很少有作

曲家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 30年以上 今天一曲成名的人很多 出了两

三张唱片的人也很多 但持续 5年 10年的就比较少了 持续 20年不

倒就更少了 而 30年以上的 到今天只有鲍勃 迪伦和保罗 西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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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 ROLLINGSTONE 滚石乐队 算不算呢  

罗大佑 不算 他们是在卖 60年代嬉皮士的老形象 之所以能坚

持到今天 是因为他们代表摇滚乐历史的形象 因为 BEATLES 很早

就解散了 ROLLINGSTONE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  

杨子 你也应该是乐坛常青树了  

罗大佑 我希望自己可以活得久一些  

没必要悲观 

杨子 一开始你的歌只是要写给别人唱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唱自

己的歌  

罗大佑 闪亮的日子 是写给刘文正唱的 1982 年出了 之乎

者也 之后我开始自己唱  

杨子 你对自己的嗓子怎么评价  

罗大佑 很难评价 我相信人对自己的嗓子的评价就像人要评价

自己的脸一样 最难  

杨子 你的嗓子有点特别 你的歌在有了你自己演绎的版本之后

别人再去唱 那种感觉很难出来  

罗大佑 这种感觉一定是从很里边的地方挖出来的 唱得非常直

接 我有个朋友转述另一个人的评价 你看罗大佑唱歌 他根本口齿

不清 甚至他在唱什么你都不知道 但假如你戴上耳机去听 会发现

他唱得很标准 这是自然的 你自己创作的歌曲 你一定最了解这首

歌需要怎么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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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 问坐在一旁的李烈 你喜欢罗大佑的嗓子吗  

李烈 喜欢 他有他独特的味道  

杨子 在我听过的华人歌手中 你是最具诗人气质的 除了才华

之外 你是如何养育这份气质的  

罗大佑 我相信 创作是我演艺事业里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罗大

佑要跳舞一定跳不过郭富城 要演戏一定演不过刘德华 要说长相一

定没有黎明漂亮嘛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招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

创作是我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以创作为主 生活是最不能忽略的 你

可能要去受苦受难 或者去放纵自己 在声色里迷失 各种各样的情

况可能你都要试过 你才能在创作里找到人最基本的最底线的灵魂的

沟通 我必须生活 我不能是那种老是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人 那

样我就很难生活了 所以早期我的那个形象还是蛮成功的 就是因为

我那副墨镜 出了好几张唱片也没人知道罗大佑长得什么样 这是我

的一个蛮杰出的贡献  

杨子 20年前 你写出了 是否 和 鹿港小镇 前者很深情

后者愤怒又悲伤 现在你又打算做电子音乐 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将占

主要成分 而感情和批判色彩将处在次要地位  

罗大佑 技术一直都蛮重要的 当初靠把木吉他 一架钢琴 后

来有了节奏组 电吉他 摇滚的鼓也用上了 这都是时代的语言 人

类沟通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 现在数码时代已经来临 我不觉得我可

以逃得掉这种习惯性的势力 数码时代来临了 我们就要接受它  

杨子 你不会排斥这些东西  



 12

罗大佑 不会排斥 我曾经排斥过一段时间  

杨子 你决定在你的音乐中加入电子元素 好像比别人晚了半拍

或者一拍  

罗大佑 我其实做得蛮早 我在香港做了两个录音室 48轨录音

室 那是香港第一家 48轨录音室 之前都是 24轨 有人用过 32轨

但没有成功 都是数码录音 我担心过电子东西的危险性 因为它什

么都能做到 那是不是意味着机器慢慢可以取代人 所以我排斥了三

四年时间 但它还是一定会进入你的生活的  

杨子 我听电子音乐并不多 我感觉它更多的是肉体的成分 身

体的东西 而你的作品一向是精神性的 情感的  

罗大佑 唱歌本身是很肉体的 很多人觉得唱歌就靠一个肺 一

个声带 以及舌头的发音和咬字 但我觉得唱歌应该是全身心的 除

了脑袋和心里的感受 它还是全身的 你唱歌的时候 应该连你脚上

的肌肉都有感觉 它是全身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我并不把精神和肉

体对立起来  

杨子 艺术家似乎永远在反对现代文明 但他们又从不拒绝现代

文明的种种好处 汽车 电脑 激光唱机 一样都不能少 你当初

也是现代文明的激烈的反对者 你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你曾在 鹿港

小镇 中唱道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你认为人们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对于失去的 他们真的在乎吗  

罗大佑 你是没有办法太在乎的 我记得 未来主人翁 里有这

样的几句 我不要一个失去了青草 泥土 和阳光的天空 我们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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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一代变成电脑儿童  

杨子 可当初你担忧的全都变成现实了  

罗大佑 它一定会变成现实的 你看到的那个东西越来越大 完

全没有中止 只有愈演愈烈 铺天盖地而来 重要的是 我们怎样在

矛盾中还可以让自己生存下去 还可以生存得有一点人的基本尊严

现代文明带来的也不全是坏的 比如我可以将电子音乐融合到我的歌

里边 现在创作音乐的可能性比从前要多了 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取得

很多的声音 都是很好的声音 这些声音在十年二十年前要拿到 得

花很多很多时间  

杨子 你的歌曲中有极深的忧患意识 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母

亲 对纯真的情感 比起 70年代 今天是个更加令人忧虑的年代

对此你怎么看 你悲观吗  

罗大佑 到现在为止一切还好吧 千年虫没有发生 世界末日也

没有到来 我们好像担心得太多了一点 知识分子多少有一些先天下

之忧而忧 艺术家会把生活中不安定的感觉提炼出来 忧心是有的

但看起来目前没必要悲观  

中国本身就代表一种感情 

杨子 我曾在新疆塔克拉玛干腹地的一个乡村里呆过一年 那是

1990年 记得有一次 我在戈壁滩的卵石路和晒得起泡的柏油路上骑

了三十公里的自行车 在县城买了一张您的专辑 回到乡政府的宿舍

把磁带塞进那个很低档的小录音机 那首歌一下子像闪电一样将我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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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 我感到浑身发冷 每当听到我最喜欢的歌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说的是 鹿港小镇 能说说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吗  

罗大佑 两三百年前 鹿港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 文明程度很高

的一个繁华城市 现在已经像一个古迹 整个城市成了重点保护的文

物 鹿港曾经是一条重要河流流经的地方 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商业和

沟通的契机 人类好的文明都和河流的畅通发达有关系 鹿港之所以

会没落 是因为几百年后沙子在河道里淤积起来 船没法进来了 一

旦不再有船只进来 这个都市就开始没落了 沧海桑田啊 也可能几

十年不会改变一件事物 但几百年总会改变的 但你看到一个最繁华

的都市慢慢变成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古董的时候 人的矛盾的本质就出

来了 我们现在看上海 说不定一千年后上海是完全不同的风貌 也

可能浦东会变成重镇 而现在的外滩会变成一个胡同 经历过这样一

种剧烈的文明的转变之后 我们都不能漠视变迁带来的对人的感情的

冲击  

杨子 这里边有一种非常悲痛的情绪 一种痛失家园的感觉  

罗大佑 其实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 好像这个时代真的在变

是我们这些人老头脑冥顽不灵吗 年轻人的价值观真的是主流的价值

观吗 其实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价值观 但现在的一些选择和生活方

式已经脱离人的基本价值了  

杨子 你的歌词很文学 你的音乐也很中国 能说说这两方面对

你影响最大的人和事吗  

罗大佑 中国本身就代表一种感情 一种很长远的感情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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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蛮多的 前不久我在大陆读到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种感觉挺好

他说台湾当然有很大的悲情 但不要忘记中国有更大的悲情 更大的

灾难 中国人应该去包容这样一个更大的悲情 我觉得这个说法蛮有

说服力的 悲情不是台湾人独有的 中国从清末到民国到八年抗战到

内战 大家都是在很大的历史变迁的灾难中过来的 你要特别讲自己

的悲情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旁边的人可能有更大的悲情 你是一个中

国人 你就会想到巨大的灾难曾经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过几千年的流

动 被种种情怀所感动 这种东西会把这个民族拉到一起  

关于音乐本身 

杨子 你的歌曲有的痛快淋漓 有的悲伤彻骨 音乐和歌词的融

合也很成功 你认为你的歌曲之所以打动人心主要靠什么 是传递出

来的思想 还是音乐的力量  

罗大佑 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的力量 这个部分最抽象最难解释

假如你不在生活里受点苦的话 你真的很不容易去表达那样的东西

凭什么大家唱卡拉OK都要付钱 凭什么人家要掏钱才能来看我们唱

歌 因为我们有比别人更强烈的感受 比别人训练得更有能力去表达  

杨子 也就是说音乐的成分是占压倒优势的  

罗大佑 对 重要的是专业本身 比如这个旋律就是好听 它百

分之百是抽象的 你讲不出来为什么这首歌好听 那首歌就不那么容

易打动人 后者可能是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但很可能是写给年轻人听

的 不是写给三十多岁的比较成熟的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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